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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一个开放精神与
守旧传统神奇地融为一体的
地方， 敢于创新， 又非常念
旧， 新与旧毫无违和感地共
同主导着广州人的生活方
式。 如果说平日里深受海洋
文明影响的广州更多地彰显
着时尚、前卫的大都市气质，
过年时沉淀在广州市民阶层
的传统， 就如广州人煲的一
碗靓汤， 经历一年三百六十
五日的文火武火， 加了春夏
秋冬的应季汤底汤料， 此刻
已熬出了浓浓的“年味”。 在
广州工作的外地人过年时离
开广州回乡过年， 留下一座
纯粹的广州城， 说着广州方
言的本地人开始一场关于
“春节”的盛宴。

广州人过年不怕麻烦，
若是怕麻烦还过什么年呢？
过年需要的不就是仪式感
嘛。 从拜拜各路神仙到尽情
逛花市， 从灶台忙活的年节
点心， 到层出不穷的好意头
美食， 都在彰显着广州人的
传统。

过年拜神、花市买花、吃
食点心， 广州人时时处处要
一个“好意头”。 有人说南人

“封建”， 我觉得倒不如说这
是一种敬畏， 对待拜神传统
的谨慎认真与对待日常饮食
的一丝不苟， 如同一个身体
上的左右手一般和谐地存在
于广州人的生活里， 抬头敬
畏神明天地， 低头重视一日
三餐， 这就是广州人的生活
方式。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提
到明代广州已有花市， 位于
广州河南的三十三乡百姓多
为花农， 花农们从河南到河
北， 从五仙门附近的码头过
渡登岸卖花， 这地方被称为
“花踄头”。 广州市民传统喜
欢家里有鲜花， 家家户户打
理得如同空中花园，“花城”
称呼由此而来， 花市也渐渐
发展起来。 过年时花农们会
特别针对老广们喜欢好意头
的习俗准备应节应景的花，
年节花市就此形成。

所谓“春和景明”，在广
州无需等到草长莺飞四月
天， 春节时的广州比任何一
个地方更能体现“春”字。 这
里的人把北方人在冰天雪地
里对“春”的遥远期盼变成了
眼前盛开的鲜花， 甚至执拗
地把“春”搬回家。

过年前， 广州几大城区
都会有专门设置的花市。 被
选为花市的北京路、西湖路、
天河体育中心等地方， 搭起
高高的牌楼， 应节的十二生
肖灯扎起来， 整个花市摆满
了各种鲜花。 广州人最爱的
是盆栽， 家家户户要摆一盆
金桔， 若家中有男儿尚未婚
配一株桃花必不可少， 一盆
盆的茶花、 杜鹃都是人们喜
欢的。过年那几天，路上人们
搬着一盆盆花， 车尾厢是一
盆盆花， 三轮车拉着一盆盆
花， 各式各样的花走进各式
各样的人家，火红的玫瑰、娇
艳的蝴蝶兰是这些年的新
宠， 本地人最爱的是高高的
剑兰与富贵竹，大朵的菊花、
芍药插满瓶，花市逛一圈，人
人抱着鲜花， 一家老小的脸
上都挂着笑容，名言说“幸福
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广州人
过年时真应了这句话， 我常
常觉得广州人逛花市的表情
就是“幸福 ”、“温馨 ”与“美
满”的写照，没有什么比鲜花
更能代表广州人对新年的理
解与盼望， 也没有什么比鲜
花更能代表广州人过年的色
彩与心情。 家家花团锦簇不
是幸福是什么？ 每一朵花都
是广州人对生活的感受，每
一次盛开都是广州人辞旧迎
新的具象。

那么多的鲜花在过年前
的几天聚集在花市上， 又经
由每一位怀抱着美好愿景的
人， 每一双传递幸福的手把
她们抱回了家， 于是家家户
户都有了金桔满堂， 有了桃
花温馨。 更为神奇的是，守岁
钟声一响，花市即告结束。 年
初一的早上， 花市的热闹已
渺无痕迹， 春色已回各人家
中，新的一年必然好运连连。

广州的年味最不能错过
的当然是“舌尖上的年味”。

“食在广州”， 广州人对吃的
精致追求在过年时发挥到极
致，不仅是舌尖上的年味，那
味道里还要包含广州人对新
年的祝福。

年廿三， 最晚到年廿五
家家要开锅炸过年点心。 广
州地处岭南， 一年中瘴气湿
气侵人， 平日里广州人最怕

吃炸物，担心上火，喝凉茶还
来不及， 惟独到了过年这段
日子， 油锅开了各式炸物做
起来。 代表钱包鼓鼓的油角
自然是最重要的； 除了火红
的炸物，代表节节高升的“蒸
糕”也相当重要，年糕、马蹄
糕、萝卜糕种种糕点出蒸笼。

到荔枝湾涌走走， 这里
的水上花市别有风味， 这里
的过年食品更是老广挚爱。
老西关泮塘村过年时， 家家
户户蒸马蹄糕、开油镬 （锅 ）
炸蛋散、煎堆、油角。 马蹄糕
用的是泮塘五秀之一 （另外
四秀是莲藕 、菱角 、茭笋 、茨
菰 ）的马蹄，蒸糕一大笼一大
笼陆续出锅，除了自己家的，
本村的， 还有许多慕名而来
的街坊。 蒸糕大量制作是因
为糕要留着“压年”，除了除
夕吃， 还要保证除夕以后拜
神、拜祖先的需要。 至于过年
前开“油镬” （油锅 ）炸蛋散，
则是希望新年像那只油锅一
样，肥肥润润，红红火火。

团年饭最讲究的当然是
好意头与菜式的完美搭配，
无鸡不成宴广州人的大餐一
定会有鸡。 其次嘛，年夜饭必
有猪手配发菜， 寓意发财就
手，更少不了猪脷（舌 ），象征
大吉大利，年夜饭吃汤圆，当
然是象征团团圆圆。

广州人年节送礼大方、
讲究意头，嘴巴上说的是“小
小意思，点点心意”，送出来
却往往是大礼包与满满祝
福，而“点点心意”就成了今
天红遍全球的广州美食———
点心。吃点心当然是“喝茶”，
年三十晚上逛花市、 守岁太
辛苦， 初一起床晚了？ 不要
紧，早茶可以直落到中饭，还
可以找间老字号吃下午茶，
甚至喝个晚茶，虾角干蒸、排
骨凤爪、滚粥拉肠、蛋挞叉烧
包、油条云吞面，那么多的茶
点哪里是一次半次早茶可以
满足呢？

广州的春节， 不会因为
天气过于寒冷局促了活动空
间， 当许多地方的人们只能
无奈地守在暖炉旁抬头看两
眼电视， 低头刷刷手机抢红
包的时候， 温暖的羊城带来
的是极为丰富的过年气氛，
是五音俱全、五色俱佳、五味
俱浓的大年。

春光如许， 走到街头方
不辜负， 这时耳朵里就会塞
满广州特有的过年声音。 粤
方言的拜年歌曲一曲曲传
来，《财神到》《迎春花》《欢乐
年年》，听不懂粤语，那欢欣
快乐的曲调一定能让你步履
轻盈满心欢喜。 这些年经典
的粤语歌曲很多都有普通话
版本，传唱大江南北，在广州
街头听到的纯正粤语拜年
歌，搭配满街的鲜花绽放，暖
意洋洋的天气， 这是南方的
年啊。

在广州过年， 穿着舒服
自在的春装， 看着满大街鲜
花绽放，花市逛上一圈，选上
一株金桔、几枝剑兰，盈盈一
抱满怀幸福；叹着早茶，亲人
团圆，看孩童嬉闹争讨利市；
品着靓汤，好友相聚，望灯火
璀璨珠江夜景。

不由得叹一声： 在广州
过年，春色无边啊！

1971 年 6 月，我高中毕业 ，
踏上工作岗位 ，被招聘到微山湖
畔的大屯煤矿 ，这是上海的一个
煤炭基地 ，因为地处江苏 ，就在
江苏招了一批青工 ，我就是其中
之一。

大屯煤矿的具体位置在沛
县，就是刘邦的家乡，有“千古龙
飞地”的美誉 。 沛县历史上曾经
属于过山东 ， 是江苏最北端的
县 ， 我们单位的围墙就是省界
线。 这儿比之我的家乡太仓 ，起
码属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沛县与
沛县周边地区盛产花生 、 红枣 、
苹果等， 又因为毗邻微山湖 ，鱼
虾资源极为丰富 ，还廉价 ，不限
购。

我 ， 一个江南的学生娃 ，一
下子很难适应那边的生活 ，自然
想家 ，特别是春节临近 ，谁不想
回家过年，与父母团圆啊。

我们去的头一年 ，矿里还在
基建 ，还没有投产 ，领导很通情
达理地批准我们回家探亲。可以
回家一个月 ， 还是过年期间 ，这
让我们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

第一次回家过年 ，总得带点

微山湖地区的土特产吧。
你知道几乎人人都带的是

什么吗？ ———是虾干。 微山湖地
区的当地人不吃虾 ， 不吃田鸡 ，
不吃田螺，不吃黑鱼，不吃螃蟹 ，
等等。 因此 ，那虾便宜得让你不
相信，也就两毛钱左右一斤 。 而
且，因为当地人没有食用虾的习
惯 ，那些虾都老大老大的 ，在江
南很难见到这么大的虾 ，咋看咋
舒服，不要说吃了。

我们往往一买十斤二十斤 ，
在大号钢精锅里放点盐 ，加水煮
一下，然后摊在席子上暴晒 。 有
精明的发现一幢已经建好的宿
舍楼是平顶的 ，就爬上去 ，把虾
子摊在楼顶晒 。 那边下雨少 ，楼
顶日照充分 ，有两个大太阳就干
透了， 再把虾的爪虾的须掰掉 ，
剩下的就是虾坨坨 ，占地面积大
大减少，一个旅行包可以装好几
斤虾干，一般我们带两旅行包虾
干回去， 再带一旅行包花生 、一
旅行包红枣 。 四个旅行包 ，且不
说分量，两只手，四只包，从江苏
最北端的沛县 ，带到江苏最南端
的太仓 ， 火车要 11 个多小时 ，

两头还要坐两次汽车 ，火车一般
都是夜车，第二天天亮到苏州，可
以赶一早的长途汽车回太仓。 这
个回家过年的旅途着实有点艰辛。

50 年前的徐州火车站 ，虽
然没有农民工返乡的大客流，但
还是人山人海， 带了四个旅行包
要想从车门上去，难上加难。我们
一般有几个太仓、 昆山的结伴回
去，就互相帮忙，其中两个人空身
先挤上去，两个人在下面看行李，
上去的人再开车窗， 把旅行包一
个个传上去， 行李架上早塞得满
满当当，只能往座位底下塞。

座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能有
个站脚的地方就算不错了 ，人越
上越多 ， 到后来被挤得七歪八
扭。 好在我们才二十来岁 ，年纪
轻，一个晚上能熬过来。

我最佩服的是昆山的一位
青工， 他突然站到了椅子上 ，用
普通话说：“各位旅客同志 ，有哪
位 到 宿 县 到 蚌 埠 下 车 的 请 举
手。”那时的人老实，果然有人举
起了手 ，说 ：“我到蚌埠 。 ”昆山
的这位青工挤过去说 ： “好 ，谢
谢！我等你下车。”我与其他三位

没有他活络 ，只能老老实实地被
挤着站着 ， 我到南京才坐到位
置，有一个直到苏州也没有捞到
位置坐。

旅途的辛苦不是现在坐高
铁乘飞机的 90 后、00 后可以体
会的。 但回到家，见到父母，见到
兄妹，见到同学，见到邻居时的那
种喜悦 ， 那种激动 ， 如今的 90
后、00 后估计也难以体会， 特别
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的那
一刻， 感到一夜的旅途艰辛都值
了。

年夜饭餐桌上有一碗我从
微山湖带回的虾干 ，一家人品尝
后都说：“味道好极了！ ”我无比
欣慰。

最有意思的是年初三 ，几个
高中的同学来我家看我。我拿出
了带回来的红枣与花生 ，大家一
起吃，一起聊，其乐融融。说着说
着，有个同学老实不客气地叫我
小名说 ： “鼎鼎 ， 你大屯有的吃
的 ，就不要再吃了 ，省点我们多
吃吃。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花生在
太仓乃稀罕之物 ，市场上很难买

到，一般家庭即便过年也很难吃
到 花 生 。 我 连 忙 说 ： “ 还 有 还
有。”又去拿了一盘出来。不一会
儿又一盘花生被消灭干净 ，我起
身准备再去拿 ， 同学拦住了我 ，
他们不好意思再吃了。在花生的
余香中，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七十年代初 ， 还没有禁燃
令，炮仗、鞭炮尽管放，只要你买
得起。 小时候 ，看到邻居春节放
炮仗、鞭炮，羡慕死了，偶尔在放
鞭炮的现场能捡到一两个没有
爆炸的小鞭炮 ， 就如获至宝 ，能
开心好一阵 。 到了大年初一早
上，要放两个炮仗，叫开门炮仗 ；
年初五放炮仗 ，迎财神 。 比较热
闹的是元宵节， 有文化馆组织的
猜灯谜活动，我记得我猜到了好几
个，其中有两个至今记忆犹新。 一
个谜面是 “悬崖勒马”， 打一国家
名，我猜到了“危地马拉”；还有一
个谜面是“大家都笑你”，打一地
名，谜底是“齐齐哈尔”。

过了元宵节 ， 春节算过完
了 。 我也差不多要准备回煤矿
了。 但春节的欢欣长留心中 ，永
难忘怀。

年是一个表示时间的词。
秒、分、时、日、月、年，都跟时
间有关。但年，是人们用来记录
时间的最普遍使用的词。

时间有长短。 秒的脚步最
碎， 像蚂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
爬行，看着不停地蹦跶，半天也
没令时间移动半步。 年是时间
里的巨人， 一步横跨好远好远
的高山流水。如果一年是一步，
人也就几十步的人生。 小时候
毛毛躁躁，对时间无畏无惧，撵
着它走它也不离不弃， 盼年就
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长大后，
时间就像捏在手里干燥的泥
沙，愈攥得紧，流走得愈快。

在时间词的范围里， 没有
过日、过月之说，只有过年。 年
是唯一有具体庆祝仪式的单
位， 并且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是
最隆重的。传说年是个猛兽，专
门做坏事， 害怕响声和红色的
东西， 所以家家户户以鞭炮和
对联来驱逐年兽， 逐渐形成了
年的习俗。 传说说的是年的凶

猛，现实中年是喜庆的日子，有
辞旧迎新、万象更新的气象。

据说有个地方有“哭年”的
习俗。 过年的时候大家悲戚痛
哭，因为年到来了，说明他们的
阳寿又减少了一年， 也就是离
死神又近了一步。我以为，这个
习俗最接近年的本意。 年是记
录时间的词语，本无新旧之说，
时间过了就过了， 在当下一秒
里，上一秒永远不会再回来。年
只记录过去的时间， 未来不属
于年的管理范畴。 所以， 年来
了，说明时间过去了，跟希望无
关。

有人说女人的年龄是不能
问的。这说明女人在乎年龄，更
说明女人比男人更明白年对人
意味着什么。 她们清楚过年不
是个值得高兴的事情，青春，容
貌，身材都付诸年。岁月是把杀
猪刀，这话夸张有余，但事实确
实不容乐观。

年啊，越是走过的年多，人
越是对年惧怕呢。

又是一年春节即将到来。
父母在广州帮带孩子， 我们就
没有回豫东老家过年。

已是腊月二十五， 父亲
说，如果在老家的话 ，他几天
前就开始一次次赶集跑会买
东西了。 母亲问，要不要做些
馒头、炸些丸子？ 父亲和我都
说要得。

母亲又问我， 你还记得小
时候做年馍吗？一做一整天，你
们兄妹仨比着吃，你吃五个、他
吃六个的。

我笑着说，当然记得。时光
倒流， 儿时在农村过年的情景
浮现脑海，如在眼前。

那时，还没有兴起机器馍，
都是手工做。年二十五六前后，
每家都会专门抽出一天的时
间， 做出过年期间所需的各类
馒头。

做年馍这天前一晚， 提前
和面用棉被盖好待发。一大早，
母亲和奶奶准备各类馅儿，有
甜的红薯豆沙馅， 咸的红萝卜
粉条馅、韭菜鸡蛋馅，还有大枣
什么的。父亲则腾好里屋，架好
晾馒头的架子。

开始做年馍了， 我们是一
家老小齐上阵， 妈妈、 奶奶、
哥、 妹妹还有我， 父亲负责烧
锅。

第一遍是做真正的馒头，
也就是实心无馅的圆馒头。 会
蒸上三四笼屉。

第二遍就是做菜馍， 母亲
垫面团、切面块，奶奶擀面皮，
我们兄妹仨包菜馍。 菜馍分两
种，甜的和咸的，红薯豆沙馅、
红萝卜粉条馅 （偶 尔 会 加 虾
仁 ）、 韭菜鸡蛋馅。 蒸好一出
锅， 我们兄妹仨就会不顾热气
腾腾， 拿在手里一边吹一边吃
起来，每种味道都要吃上一个。

第三遍就是做大馍， 大馍
其实就是大的圆馒头， 不过最
顶上会有用面皮切割、 雕刻好
的四片树叶， 树叶中心嵌上一
颗大红枣。 大馍是年后走亲戚

送长辈的。 一个老人送一个大
馍，俩老人就带俩大馍。大馍某
种意义上是寿桃的意味。

最后是给小孩子做馒头，
男孩做老虎馍，女孩做花馍。老
虎馍做成老虎样子，有爪子，两
只眼睛是两颗红枣， 嘴巴是半
颗红枣。 花馍是用面团压出花
纹，中间嵌上三颗红枣，用筷子
挤压成 w 的样子。 同样的，这
些老虎馍和花馍， 也是走亲戚
的礼物， 男孩每人送一个老虎
馍，女孩每人送一个花馍。我们
自己也会有一个， 我就特别喜
欢吃老虎馍。

从早上八点， 一直做到下
午两点左右，才能完成，里屋会
满满一屋子各种年馍。 我们也
都吃了好几个馍， 吃得肚子滚
圆。 接下来， 我们就跑出去玩
了，等傍晚回来的时候，家里又
有了几盆炸好的丸子、酥肉。

做好年馍， 还会抽一天包
饺子，也是一家人齐参与，包各
类馅的饺子， 除夕晚上和大年
初一早上，就下饺子吃饺子。包
饺子我们感兴趣的一个环节
是， 会将一枚硬币包在一个饺
子里，除夕夜吃饺子，谁吃着了
包有硬币的饺子， 谁就一年财
运旺旺。

大年初一，起得早早的，下
好饺子， 我们小孩子会端着一
碗碗饺子， 给长辈的老人送饺
子。长辈收饺子时，都会给点红
包，早些年是三毛五毛钱，后来
涨到一块两块钱。 因为有红包
拿，我和哥哥都很积极送饺子。

儿时的过年之所以难忘，
是因为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热热
闹闹的氛围，是因为我参与、我
收获、我快乐。

现在大家都感觉年味淡
了， 根本原因是一家人参与让
位于购买，省事是省事了，大人
小孩也没事做了，没有参与怎么
会有热闹感、兴奋感？ 不信一家
人包饺子，小孩子不管包得好不
好，只要参与了，都会很开心。

有诗云：橙橘年年熟，青黄
满故枝。 每年春节期间，在广佛
一带的花街上，都有琳琅满目的
应节的花草果树，其中一种必是
少不了的———年桔。 碧绿的参差
不齐的果树上，挂满了金黄的酸
酸甜甜的年桔，因为寓意吉祥好
运，年桔成为很多市民在逛花街
时购买归家的“必需品”。

我对年桔的印象始于小时
候。 那时，年桔并不多见，我的家
乡很少有人大面积盆栽年桔，也
不像今天的年桔那样，大多用来
摆放在家里庭院中供观赏，讨个
吉利祥和，小时候的年桔都是能
吃能玩的。 过年期间，长辈会分
发给孩子们一人一个“年桔”，其
实就是一个酸酸甜甜的普通桔
子， 但会套在小小的网兜里，挂
在脖子上， 我们也总是舍不得
吃，生怕“吉利”会给我们过早地
吃掉。 后来，我们才知道年桔可
以盆栽， 可以大面积嫁接移植，
并且还是品种多样， 什么朱砂
桔、四季桔、金桔、金旦果、橘红，
等等。

我对年桔有好感，不仅是因
为它有“大吉大利”之寓意，给过
年增加一些洋洋喜气，更重要的
是我对年桔的种植者一直心存

敬意。 据我所知，年桔的种植周
期不算长， 一般是一两年时间
就见成效，可以挂果观赏，或者
制作成美味可口的果品。 但果
农朋友告诉我，年桔种植起来，
看似简单，其实，年桔成长过程
的每一个护理环节都需要种植
者细心呵护， 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

我认识种植年桔多年的花
农阿发。 阿发的年纪并不大，但
对种植年桔颇有心得。 他的年桔
种植园就在顺德北滘，种植园也
不算很大，但非常辛苦。 为了更
好地护理种苗、桔果，他在种植
园旁边搭建了简陋的小屋，每天
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就在小屋煮
饭解决温饱，忙的时候也住在这
里。“种植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
很多时间和精力。 养殖小种苗的
时候，要选择向阳的地方，还要
选土、嫁接、施肥、换盆、修剪、浇
水、病虫防治等等，每一个环节
都不能大意。 ”他指着一大片黄
黄绿绿的年桔园：“不过，有耕作
就会有收获，天道酬勤，今年的
收获就不错啦！ ”说着，阿发脸上
荡开了幸福的笑容。 我清楚地记
得， 每次我们叫他外出游玩，他
总是婉言推辞，就是因为年桔园

离不开他的精心料理。 只有到了
年关的时候，他的年桔被外来的
商贩订购一空，他才能利用春节
期间的假期，带上自己的家人出
去旅游。

年纪轻轻的阿发，身材略显
瘦高，肤色有点黝黑，双手也有
些粗糙。 也许，这些都是起早摸
黑的岁月给他带来的清晰印记，
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桔种植
者长年累月的辛劳。

其实，前些年我也想当然地
在阳台上盆栽过年桔，但往往都
是一无所获。 由于不懂科学种
植，又缺少对桔树“无微不至”的
悉心照料，急种粗管，结局要不
是桔树枯萎而死，就是整棵树没
有结一粒果实。 这让我逐渐体会
到种植年桔的不易，从此不敢再
自以为是，认为种植年桔不是什
么大不了的事，也对桔树的种植
者心存感恩。

据说，在陈村，其种植历史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1000 多年
了；年桔种植的具体过程，其实
也就是种植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橘
绿时”， 不管种植年桔还是观赏
年桔，收获的都是一种酸酸甜甜
的喜悦。

50 年前 过年 □凌鼎年的

儿时年味
□王又锋

说“年”
□青果

酸甜的喜悦 □李剑平

南方的年
□刘茉琳

曾经最不屑的事情， 有一天
试过了， 竟也会有别有洞天之
感，譬如追剧。

因为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
兴趣，插空抽时地追了一部相关
历史的剧，这一追，竟然觅得了
一个愉悦自己的捷径。 吃饭时、
做家务时、健身时，这些时间因
为有一部剧陪着，时间很轻快地
就溜走了，这确是一心二用的妙
处，不知不觉间生出一种原来时
间还可以这样富裕的快感。

当然，最大的快感，还是那
种沉浸剧中欲罢不能之乐。 追剧
追剧，是就那么随着剧波逐流的
过程，是短暂地忽略掉现实烟火
和累赘烦恼，让俗世的思虑完全
放空的时候，是隔着屏幕冷静观
望另一种人生版本的消遣 ，其
间，多少命运的波诡在短短的播
放时间里迅速演绎完成。 看着看
着，难免在故事的演变中链接起
现实的起伏苦乐，看到发人深省
处，少不得生出警觉、嗟叹和随
剧潜入心的顿悟。 若有所悟，那
算是额外的收获了。

看一部剧与看电影的感受
不一样。 电影是即阅式的，通常
创作者在有限的观影时间里，要
突出表达的只能是某一个主题，
某一种价值，某一类风尚，某一
些精彩，某一类荡气回肠。 一部
电影如果表达的太多，很难形成
形散神聚的精彩，就像一件布满
各种元素的华服，观者反倒不知
设计者所云，最终沦为莫名其妙
的腔调。 但一部划分为很多小集
的剧， 发挥的空间可就大了，能
够设计更多细节的铺陈，更多元
的价值取向， 更丰富的人物面
孔，更有层次的情节推理，于是
在追一部剧时，人们的代入感总
是容易更强烈一些，那一段儿时
间，就是陪着剧中人物成长的过
程，一边追看一边喜欢着那个自
己向往成为的别人，被自己感兴
趣的精彩人生吸引，随着剧中人
物百转千回的成长，仿佛自己也
跟着高大起来。 一部电影要打动
人，总要展现出能够直击人心之
处，一部电视剧走红，往往有应
运而生之意，就好比是剧迷在最

合适的时机，遇上最对的剧。
追剧与读书不同，读书更多

的是与作者交流。 读到那些感同
身受的时刻，当作者用拍案惊绝
的文字，精准地一下子击中你的
心，那一刻即是知遇。 在阅读中，
读者是通过漫长的积累，一点一
点渗透式地明白了人性的幽微
曲折。 而追剧更像是在跟剧中人
对视，透过屏幕中的故事，旁观
多姿多彩的爱恨情仇，获得窥视
别样人生的乐趣，但观看时并不
太会陷入更为深沉的思考，总体
上追剧是休闲的，从容的，是在用
最简单的方式体会跌宕， 并从剧
中人物的变化苦乐中获得某种抚
慰，一部剧追到后来，因为结局多
趋于欢喜大同， 观者总是难免长
舒一口气， 获得原来人生也可以
活成这般模样的启发。

所以追剧这件事，真正是很
悦己的一件事， 是慵懒者之大
爱。 天下事再忙，总要有个吃吃
饭、歇歇脚、睡前冥想的空儿，这
些空儿其实可以配合一部剧，慢
慢地追……

追剧这件事 □武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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